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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网络成瘾与 SIOSS 评分的关系，检验冲动性的中介作用和心理健康水平的调节作用。 
方法　以 393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网络成瘾量表、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 11版、SIOSS、90项症状自评量表进行测试，建

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　在控制年龄因素后，网络成瘾对 SIOSS 评分有正向预测作用（β＝0.523，P＜0.01）；冲 
动性在网络成瘾与 SIOSS 评分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087，占总效应的 45.72%；网络成瘾→ 
冲动性→ SIOSS 评分这一路径的前半段受心理健康水平调节（β＝－0.118，P＜0.001），与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

个体（间接效应值为 0.439 5±0.048 5）相比，网络成瘾对冲动性的影响在心理健康水平较高个体（间接效应值为 
0.619 9±0.048 7）中的预测作用更强。结论　网络成瘾会通过增加个体冲动性的方式提高 SIOSS 评分，但在良好的

心理健康水平下更容易表现出网络成瘾对冲动性的增强作用，进而影响 SIOSS 评分。

［关键词］ 网络成瘾；消极思维；冲动；心理健康

［引用本文］ 许惠静，李玲，刘世栋，等 . 网络成瘾倾向对 SIOSS 评分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海军

军医大学学报，2025，46（4）：550-554. DOI: 10.16781/j.CN31-2187/R.20240343.

Effect of internet addiction on SIOSS scor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XU Huijing1, LI Ling2, LIU Shidong3, CUI Yi2, LIU Taoshe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Faculty of Psychology,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Center, Faculty of Psychology,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No. 92228 Troop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072, 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IOSS score,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impulsiv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ntal health level. Methods　A total of 393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version 11, SIOSS and symptom checklist 90 to 
establish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Results　After adjusted for age, internet addiction tendency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IOSS score (β＝0.523, P＜0.01). Impulsivit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IOSS score,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0.087 (45.72%). The first half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net 
addiction →impulsivity →SIOSS score was moderated by mental health level (β＝－0.118, P＜0.001).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internet addiction on impulsivity was stronger in individuals with good mental health level (with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0.619 9±0.048 7) compared with the individuals with poor mental health level (with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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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公共健康安

全问题［1-2］。大学生面临学业、就业、人际交往等

各方面的压力，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3］。因

此，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的研究十分必要。

既往的心理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精神症状、累

赘感知、神经质等个体因素或家庭氛围、同学关系

等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4-5］，而个体与

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并不

单纯由个体的内部因素或是外界的环境因素决定，

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6］。现代社会中互联网

已成为重要的环境因素，网络成瘾是个体过度使用

互联网导致的心理状态受损，研究显示网络成瘾是

消极思维的重要危险因素［7］。冲动性是个体对内

部或外部刺激快速、非计划性的反应倾向，是影响

消极思维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个体内部因素［8］。成

瘾的双系统模型认为，过度使用网络的行为是大脑

情感系统和冲动控制系统失衡的结果［9］，具有网

络成瘾倾向的个体在连续的网络活动中以正反馈的

形式不断获得快感，而冲动特质会进一步增加个体

使用网络的行为［10］。反复使用网络的行为虽能获

得短时的快乐，但也可能会导致人际交往、亲密关

系和学业压力等问题，从而产生一种或多种负面情 
绪［11］。根据自我损耗理论，如有限的心理能量被较

多地用于负性情绪控制，那么用于自我控制的心理

能量则会减少［12］。个体网络成瘾倾向越严重，经

历的挫折越多，冲动控制能力将越差，越有可能产

生消极思维。心理健康也是一项重要的个体内部因

素，其被定义为一种完好的状态，指个体能认识到

自身的能力、能卓有成效地工作、能应对日常生活

中的正常压力、能对其所处的社会有所贡献；良好

的心理健康水平能帮助个体较好地应对压力和应激 
事件［13］。

本研究拟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视角下，

以成瘾的双系统模型和自我损耗理论为基础，假设

网络成瘾倾向能正向预测 SIOSS 评分、冲动性在

网络成瘾倾向与 SIOSS 评分间起中介作用、心理

健康水平能调节网络成瘾倾向与冲动性的关系，构

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究网络成瘾倾向与

SIOSS 评分的关系，并考察冲动性的中介作用及心

理健康水平的调节作用，为消极思维的干预提供理

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若干

高校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394 份，回收有

效问卷 39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7%。被试年龄

19～31（24.17±1.91）岁，其中男 321 人（81.7%）、

女 72 人（18.3%），本科生 221 人（56.2%）、研

究生 172 人（43.8%）。

1.2　研究工具

1.2.1　网络成瘾量表　采用网络成瘾量表［14］评测

被试的网络成瘾倾向。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罕见、偶尔、较常、经常、总是，分

别记 1、2、3、4、5 分），得分越高表示网络成瘾

倾向越严重。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较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2　SIOSS　该量表由夏朝云等［15］编制，包括绝

望、乐观、睡眠、掩饰 4 个维度，共 26 个条目，

采用 2 点计分法（“否”记 0 分，“是”记 1 分），

对第 1、5、6、7、9、10、13、15、21、25 个条目

进行反向计分得到绝望、乐观和睡眠 3 个维度的总

分，得分越高认为消极思维越强。该量表在中国大

学生群体中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
1.2.3　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11版（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version 11，BIS-11）　采用修订的 BIS-11［16］

调查被试的冲动性水平。该量表包括注意力冲动

性、运动冲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 3 个维度，共 26 个 
条目，采用 4 点计分法（几乎不、偶尔、经常、几

乎总是，分别记 1、2、3、4 分），量表中第 1、6、7、
8、9、11、12、14、18、25、26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冲动性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

国大学生群体中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
1.2.4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采用 SCL-90［17］调查被试近 1 周的心理

健康水平。该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

和其他 10 个维度，共 9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

（无、轻度、中度、相当重、严重，分别记 1、2、3、
4、5 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存在

的心理症状越多。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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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SIOSS 评分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应用 SPSS 宏 PROCESS 程序中 Model 4
和 Model 7 分别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有调节中介效

应检验，采用 Bootstrap 方法（5 000 次抽样）估计

条件间接效应的 95% CI。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

共有 34 个特征值＞1 的因子，其中首个因子解释

的累计变异量为 28.39%，＜40% 的临界标准，说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量表得分及相关性分析　在 393 名高校大

学生中，网络成瘾量表、BIS-11、SCL-90 和 SIOSS
的得分分别为（1.607±0.536）、（1.937±0.358）、

（1.159±0.298）和（0.158±0.195）分。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冲动性、SIOSS 评分、网络成瘾和

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均两两正相关（均 P＜0.01），

年龄与冲动性、网络成瘾和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

（均 P＜0.05），后续分析中将年龄因素作为控制

变量。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n＝393, r
变量 年龄 网络成瘾 冲动性 心理健康水平 SIOSS评分

年龄 1
网络成瘾 －0.127* 1
冲动性 －0.170** 0.610** 1
心理健康水平 －0.125* 0.431** 0.402** 1
SIOSS评分 －0.075 0.524** 0.569** 0.660** 1

*P＜0.05，**P＜0.01.

表 2　大学生 SIOSS 评分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t值 P值
常量 －0.740 0.100 －7.430 ＜0.001
网络成瘾 　0.051 0.016 0.140 3.187  0.002
心理健康水平 　0.319 0.025 0.487 12.752 ＜0.001
冲动性 　0.161 0.024 0.296 6.752 ＜0.001
年龄 　0.005 0.004 0.054 6.792  0.119

2.3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 SIOSS 评分为因变

量，年龄、网络成瘾、冲动性和心理健康水平为自

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成

瘾、冲动性和心理健康水平均是大学生 SIOSS 评

分的影响因素（均 P＜0.05），调整后 R2 为 0.554，
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见表 2。

2.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2.4.1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网

络成瘾对 SIOSS 评分和冲动性均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均 P＜0.01）；将冲动性作为中介变量加

入模型后，网络成瘾对 SIOSS 评分仍有正向预测作

用（P＜0.01），冲动性对 SIOSS 评分也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P＜0.01），见表 3。冲动性在网络

成瘾对 SIOSS 评分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值为 0.087，95% CI 0.061～0.115，标准误

为 0.01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5.72%。

2.4.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有调节中介模型

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成瘾正向预测冲动性（β＝
0.557，P＜0.001），心理健康水平正向预测冲动性 

（β＝0.266，P＜0.001），同时网络成瘾与心理

健康水平的交互对冲动性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118，95% CI 为－0.177～－0.059，P＜0.001），

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对“网络成瘾→冲动性→ SIOSS
评分”这一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

进一步根据 SCL-90 得分均值±1 个标准差将

被试分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低分）组和心理健康

水平较差（高分）组，分析心理健康水平对网络成

瘾与冲动性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水平较

高时，网络成瘾对冲动性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强（间

接效应值为 0.619 9±0.048 7，95% CI 为 0.524 1～ 

0.715 8，P＜0.001）；心理健康水平较差时，网络

成瘾对冲动性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间接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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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成瘾与 SIOSS 评分呈

正相关。这与既往研究结果［7］相似，说明网络成瘾

是消极思维的一个危险因素，有网络成瘾倾向的个

体更容易出现消极思维。这可能是因为：（1）沉

迷于网络的个体更容易从网络中获取负面信息，而

接受负面信息可导致相关群体产生消极思维［18］，

网络成瘾对 SIOSS 评分的正向预测一定程度上支

持了维特效应。（2）网络成瘾导致了去个性化，

影响了个体的正常社交、降低了恐惧等情绪［19］，

进一步引发冲动控制障碍，从而导致消极思维的产

生。该结果提示，对网络成瘾者，监护人及医务工

作者要关注其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成瘾能够通过冲动性的

中介作用提高个体的SIOSS评分这一结果有效支持

了成瘾的双系统模型［9］。一方面，网络成瘾能增加

个体冲动性，从强化理论角度来看，当个体网络成

瘾倾向较强时，个体在反复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得到

频繁、实时、直接的反馈，获得持续且强烈的奖励

反应，使用网络的行为得到不断的正强化，这导致

个体的控制力下降，增加了个体的冲动性［20］。以

往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具有更高的冲动性［10］，同

时也有研究显示网络成瘾者存在认知功能受损，且

与认知相关的脑区结构和功能发生损害。功能MRI
研究显示，网络成瘾者存在广泛的静息态功能连接

紊乱［21］，可能出现额叶功能低下，该区域功能受

损会引起冲动行为及情绪调节障碍［22］。另一方面，

冲动性的增加会导致自我控制力下降，导致消极思

维产生，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8］一致。消极思维

的形成源于应激因素与易感素质的相互作用［23］。 

具有较高冲动性的个体若过度使用网络，在接收了

消极信息、人际关系紧张及情绪调节失常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下，容易产生非理性思维或冲动，从而形

成消极思维，甚至可能付诸行动。本研究从个体素

质的角度为网络成瘾和 SIOSS 评分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可能的解释，个体冲动性的部分中介作用也提

示在网络成瘾与 SIOSS 评分间还存在其他中介变

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环境因素（如家庭经济地

位、教养环境等）和其他个体素质因素（如认知、

情绪等）是否也在网络成瘾与 SIOSS 评分间起中

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水平能够调节网络

成瘾对冲动性的影响，进而间接影响 SIOSS 评分。

具体而言，相较于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个体，心理

健康水平较好的个体网络成瘾倾向对冲动性的影响

更为显著。这表明心理问题并不会加剧网络成瘾对

冲动性的预测作用，相反，较差的心理健康状态会

减弱这种影响。此调节模式类似于“虱多不痒”效

应［24］，意味着高网络成瘾倾向的个体尽管其冲动

性普遍较高，但心理健康作为一个保护因素，能够

调节这种冲动性。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个体由于其

冲动性已接近饱和状态，网络成瘾对冲动性的促进

作用不易显现；而心理健康水平较好的个体则更容

易表现出网络成瘾对冲动性的增强作用。本结果提

示对于心理健康水平较好的群体，当出现网络成瘾

行为后需给予更多关注。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1）本研究为横断

面研究且受限于问卷法的局限，尽管有理论依据

支撑，但无法推断因果关系。（2）本研究样本量

相对较小，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对极端值的敏

感性可能会影响结果的稳定性，未来会进一步扩大

表 3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SIOSS评分) 模型 2 (冲动性) 模型 3 (综合)

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标准误 t值
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标准误 t值
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标准误 t值

年龄 －0.005 0.023 －0.213 －0.050 0.021 －2.347* 0.015 0.021 0.700
网络成瘾 0.523 0.435 12.018** 0.598 0.040 14.880** 0.283 0.051 5.588**

冲动性 0.401 0.051 7.863**

R 0.524 0.617 0.612
调整后R2 0.274 0.381 0.374
F值 73.747** 119.797** 77.442**

*P＜0.05，**P＜0.01.

为 0.439 5±0.048 5，95% CI 0.344 2～0.534 7，P＜ 

0.001）。这一结果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能够调节“网

络成瘾→冲动性→ SIOSS 评分”这一路径的前半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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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并采用队列研究或干预实验进一步验证。 
（3）本研究把冲动性看作是一个因素，未探索冲

动性的不同成分在模型中的作用，后续将进一步探

索冲动性不同因子的具体效应，并引入实验法衡量

个体冲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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